
『我會一直等你的。』 

—— 

平凡的、反覆的、愉快的，未曾發生的夢。 

「我會一直等你。」 

似曾相似的某人如是說。 

—— 

儀器上原本穩定的腦波變得不安定，像在一池春水裡落了個小石子，輕緩地漾起淺

淺波紋，擾亂了虛假的寧靜。 

—— 

『You lose，dear Alice.』​

​

Colby的得意猖狂並沒有維持太久，突如其來的黑影削開它手裡把玩的彩球，如揭

示它將遭到的下場般四分五裂。 

 

 

 

「可別太早下定論呦，小丑先生。」 

藍髮青年以銳利的卡片破開第二個彩球，並同時拉住還未完全清醒的沙飛俹閃避

Colby噴出的火焰。 

「傷了我的弟弟，你只有死路一條了。」 

「況且旁邊那位黑色的先生也想找你算帳呢。」 



他抱著沙飛俹旋身閃過了另一波攻勢，爾後輕巧落在趕來的艾克森身旁，唯有此時

意識清醒能夠認出這兩個親近的人。 

 

「他醒來後最想看到的是你，所以就麻煩你啦。」二話不說的將沙飛俹交到艾克森懷

裡，又再次迎上去處理剩餘的球體。 

 

—— 

 

「…？」口中的乾澀以及冷房造成的低溫讓沙飛俹睜開眼。強而模糊的白光刺激著

雙眼，他就那樣停滯了數分才慢慢能看清周遭，雪白的病房、單調的物品、還有只

能在夢中見到的人。 

 

「你終於醒了，有沒有那裡不舒服？」溫柔而穩重的男聲輕輕詢問，伴隨著微燙的手

掌在頭頂摩挲，是… 

 

「…艾…克森…？」肯定還是在夢裏吧？這次是在醫院找尋噩夢的任務？他記得最

後一次去了馬戲團… 

 

「是我，醫生說你過度勞累，再休息下如何？」艾克森的笑容仍然是那樣的迷人且溫

暖，無論是不是夢他都希望能一直停在這個時間點，不過在那之前還有必須確認的

事。 

 

「唔…我能先去看一個人嗎？」勉強撐起身子下床，卻差點整個人摔倒在艾克森身

上。 

 

「告訴我，帶你去看？」 

「不用麻煩了，我在這裡。」 

 

和夢境內藍髮青年長相相近，稍嫌單薄的男子推開病房門走入，用那偏白但不失血

色的手輕拍沙飛俹的肩膀。 



 

「！」起先神情難以置信，接著轉為帶淚的笑容。 

「歡迎回來。」 

 

「最重要的你們。」 

 

 


